
●下列第二代身份证遗失:
黄国勇 452129198010102562
甘爱益 452129196903101461
黄秀香 452129195910131023
卢创杰 452129198305062510
蒙艳丹 452129199404231847
黄桌严 452129199210041412
陆建明 452129196706280812
罗忠实 452129198103132314
农文波 452129197309030810
陆建国 452129196706260812
刘昌农 452129197412281036
周日明 452129199401012016
凌艺津 45212919951225083X

刘如梢 452129192906280620
黄月香 452129195106101421
李建群 452129199301030639
刘春艳 452129198507101127
于想盛 452129199503170613
黄真伟 452129197806041430
黄美玲 452129199509011027
农玉真 452129196612091822
陆文强 451402199307111013
韦喜广 452129199009111415
梁波才 452129199205082017
黄文仙 452129195701161621
农锦旭 452129199502162013
农 钟 452129198602181815
韦媛嫣 452129199303050224
何有富 452129197112231619
黄智华 452129197410190659
黄政泽 45212919920327121X

吴闭坤 451402199611091010
韦小雷 45140219940314101X
凌志广 452129198706231813
陆 欢 452129199711150633
岑 家 452129199607132515
王 辉 45212919810608061X
黄星源 452129199403290810
周立杰 452129199301071211
郭 超 452324198212011596
梁华喜 452129198610141418
黄立平 452129198508131010
黄建勇 452129198408261053
何献华 452129199411121814
陆天祟 452129197910082013
罗童童 452129199305200025
吴欢遗 45212919950712143X
●下列户口簿遗失:
张锦福 何俊显 何玉彩 刘群超

谢康毅 何竞君 农朝辉 罗文洪
韦汉崇
●刘春艳遗失驾驶证（C1），证号：
452129198507101127
●罗忠实遗失驾驶证（A1A2），证号：
452129198103132314
●郭 超 遗 失 驾 驶 证（C1），证 号 ：
4523241982
●陈海权遗失机动车行驶证，证号：
桂F83788
●莫仁全遗失《发票领购簿》，桂税
字：45223119810613261601。
●司月超，不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证号：451401500552
●农志方，不慎遗失机修技术人员
资 格 证 ， 证 号 ：
4514242030108001351
●马戎，不慎遗失机修技术人员资

格证，证号：45142030108001343
●李达新，不慎遗失道路从业资格
证，证号：45140100200120148514
●荣立勇，不慎遗失道路运输经营
许可证，证号：451401501044
●阮福献，不慎遗失道路从业资格
证，证号：4514020020009005079
●广西润建通信发展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证号：
税字45010074512688X。
●光明照相馆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
正 本 、 副 本 ， 税 号
452129197206170853。
●崇左市江州区太平镇马安村叫何
经济联合社遗失公章，印章编码为
4514000005434。
以上证件、票据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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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秀香
□ 朱凌

家乡居住着壮、汉族两个
民族，上个世纪70年代前，两
族人语言不通，互不往来，更
别说通婚。壮族人口居多，势
力庞大，即便是邻村近屯，也
不相往来，两族人井水不犯河
水，倒也能相安无事。

当地的汉族人大多是在河
边居住，他们的水性大都极
佳。据说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初，有个壮族小孩溺水，被一
个汉族中年男子给救了。小孩
的父亲为了感恩，抛开世俗偏
见和恩人结为“老同”（同龄
间结拜兄弟），汉族“老同”
理 所 当 然 成 为 小 孩 的 “ 同
爸”，从此，两家人以亲戚关
系走动。当年农历十月初十这
个壮族的传统节日到了，汉族
人不过这个节日，而对于壮族
来说却是隆重节日，家家户户
都要做糍粑。壮族“老同”做
好糍粑后给汉族“老同”送去
一篮品尝，汉族“老同”一家
人吃后一个劲地说好吃！壮汉
两家人皆大欢喜，友情陡升。
汉族“老同”把糍粑分给左邻
右舍品尝，大家对其味道纷纷
赞不绝口。由于当时两族语言
不通，也没有来往和交流，汉
族人不知道这糍粑怎么做，于

是非常羡慕那个汉族“老同”
攀上壮族“老同”这门亲戚。
也许是糍粑的美味让汉族人回
味无穷吧，这以后，汉族人在
路上或是田埂边碰见壮族人，
便有意无意地搭讪，一来二
去，志同道合的就认作“老
同”或“娅同”（结拜姐妹）。
结成为“老同”、“娅同”后，
每年的十月初十准能吃到糍
粑。后来，十月初十成为壮族
邀请汉族“老同”到家里来做
客的节日，即使汉族“老同”
不便来做客，壮族“老同”也
会登门送糍粑，糍粑成为当时
壮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定情
物”。

因汉族沿河居住，他们钟
情养鸭，喜欢吃鸭肉。而壮族
离河较远，因地制宜喜好养
鸡。

端午节对于汉族而言是个
隆重节日，而对壮族而言是个
小节日。因此端午节就成为汉
族回报壮族“糍粑情”的隆重
节日。当日，汉族“老同”盛
情邀请壮族“老同”来家里做
客，杀自家养的鸭子来款待

“老同”。小时候，我曾多次随
父亲去“同爸”（父亲的“老
同”我称为“同爸”） 家过端

午节。每次“同爸”都会杀两
只鸭，一只做白斩，一只切成
块炖汤。一锅水，先煮熟白斩
的那只，捞出后，再把切成块
的鸭肉下锅炖汤。这样，一锅
汤浓缩两只鸭的精华。浓浓的
鸭肉香味溢满屋子，飘出屋
外，在空中弥漫，化作缕缕民
族情缘。

端午节成了两族人民又一
个 相 互 走 动 的 节 日 。 即 便

“老同”不便登门做客，汉族
“老同”也会登门送鸭，鸭成
了当时两族友情的又一条纽

带。从那以后，壮族人也知
道鸭肉的味道并不比鸡肉逊
色，于是也开始养鸭，不过
养的是旱鸭。为此，汉族人
把不通水性的壮族人戏称为

“旱鸭子”。
两个节日成为两族人民交

流往来的节日；“端午鸭”、
“初十粑”成为两族友情的情
缘；端午节、初十节，成为民
族团结的象征。上个世纪80年
代初，两族人开始通婚，从
此，壮汉两家亲上加亲，其乐
融融，共建一方热土。

刚吃完午饭，母亲便打来了电话，她说：“我加你，
你怎么不理啊？”再一看，手机微信上的确有一条好友
申请，一看名字，让我一下子笑了出来，母亲居然取名
叫小芳。

后来得知，妹妹给母亲买了台智能手机，并且还
下了微信，妹妹说，微信很方便，可以节省电话费，只
要家里开了WIFI，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那天，母亲在微信里和我聊了好长时间，印象中，
很少和母亲说过这么多话。或许是因为换了一种方
式，也或许是不想打击母亲的积极性，这一聊居然过
了大半个小时。临了，她还依依不舍地对我说，让我
每天都登录微信，她随时都可以找得到我。

刚和母亲聊完，老公的微信又来了，问我今天写
稿是否顺利，午饭吃了没有。听着话筒对面传来的声
音，我不禁笑了，轻轻地按下回复键，我对他说：“一切
都好，饭吃了，稿写了，家里的卫生也做了。”就这样，
又和他聊了近十几分钟，才相互道别。

感觉微信进入我家，似乎也就只是今年的事情，
那时，身边的朋友用微信的比较少，我上面的好友也
只有几个。再后来，妹妹加入了微信，表妹也加了，就
连远在外地的姨妈也用上了，现在母亲也赶上了时
髦。

微信现在成了我们家里最重要的一种沟通手段，
甚至于就连和老公争吵后，他都是以微信的方式给我
道歉。事后他说，当面道歉总有些拉不下面子，发条
微信，既道歉了，又不至于太难堪。

如今，每天我都会和家人微上几句，而我似乎也
喜欢上了这种感觉。在闲下来的时候，翻阅着每一条
通话记录，静静地听话筒对面家人的问候。听着听
着，有时会不自主地笑起来。在我看来，每一条微信，
都是生活当中美好的小细节，将这些小细节保留下
来，就是所谓的大幸福。

披着一抹晚秋的斜阳，我又一
次翻开心灵中的故里画册，宛若一
幅宋代山水古画的八腊老水库飘然
而至，把我那渐行渐远的故乡梦拽
回到面前。

老水库原名叫野猫沟水库，坐
落在瑶乡八腊古镇西南四五公里处
龙家湾和兴龙坪两条溪流交汇处的
峡谷，从密林深处款款流出的山溪
如同两只嫩润的玉手挽成一个结，
在峡谷里铺成了一个容积 30 多万立
方米的浪漫平湖。早在上世纪 60 年
代初以前，野猫沟就闻名遐迩，因
为这里山深林密，野猫成群，还不
时有老虎出没。峡谷里随处可见的
天合芋叶大得足可遮盖两个大人。
每当骤雨来临，我们这些放牧打柴
摘野果的孩子们就像小鸟一样钻到
天合芋叶下躲雨，那豆大的雨点噼
噼啪啪敲打在叶面上，仿佛在演奏
着一曲激越悠扬的乐章，令人浮想
联翩，陶醉不已。

距老水库不远的故乡八腊古
镇，过去虽然也风调雨顺，但要让
一坝田畴不误农时，及时灌溉，却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于是从 1966 年
秋天起，瑶乡的父老乡亲们硬是克
服重重困难，苦干三年，终于建成
了老水库。从此，你的名字就走入
瑶乡史册，也镌刻在我的心里。

在我的记忆中，老水库一年四
季碧波潋滟，宛若梦境，周边树影

婆娑，宁静恬然，是我少年时经常
光顾的乐园。每至假期或周末，我
和小伙伴们都不约而同地把牛赶去
水库湖边放牧。当吃饱了的牛儿们
下湖泡澡时，我们也三把两扯脱得
精光，扎进湖里游起泳来。伙伴们
你追我赶，搅得湖边的白鹭和野鸭
四散惊逃。在湖水里洗澡的牛儿们
却见惯不惊，扇动着毛茸茸的耳
朵，笑眯眯地望着自己的小主人尽
情嬉戏。少年时的这份天真和快乐
我至今难忘。

从老水库浪漫飘来的清流，经
过两公里跌宕狭窄的河谷才到达田
坝水渠入水口。水渠长达五公里，
近千亩大小不一的田块就散布在它
的两边。上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
初，这些农田分属十几个生产队，
我家所在的下寨生产队的田大都在
中坝和下坝，灌溉用水比较困难，
一百多亩田的灌溉用水都靠当队长
的父亲一个人兼管。父亲白天和社

员下地干活，晚上还要披着蓑衣，
扛着耓耙，打着手电筒，在水库、
水渠和田块间不停地来回赶水守
水。特别是在抢水耙田的时节，抢
水争水甚至吵架打架的现象都经常
发生。每当这个时候，父亲都要叫
上正在镇上读初中的我去给他当助
手，有时父亲外出开会或有事，这
赶水守水的差事也自然落到我的肩
上。1981 年落实责任制分田到户
后，已是青年的我也调回家乡工
作，为家里农田赶水守水的事我没
少干，和老水库的接触也就更加频
繁起来。我曾多次和父亲还有一些
大人一起摸黑潜入三四米深的水
下，去搬开沉重的涵洞盖子放水，
然后又光着脚丫在黑暗中追逐着活
泼跳跃的流水，一路堵口疏渠，直
到它们流进我们的田里，随后又回
头不断巡查，防止别人堵渠截水。
这在黑夜里潜水放水的活非常危
险，稍有不慎就会被吸入涵洞丧

命，但我却从未遭遇过这种不幸，
这都是老水库的呵护啊！

屈指算来，老水库你已有 45 岁
了。几十年间，无言的你辛勤地浇
灌着故里的肥沃田园，进入新世纪
后，你又成为镇上人们的主要生活
水源，默默地养育着家乡的一方百
姓。多年来，水利部门虽也不断投
资维护着你，但治标不治本，虽正
壮年的你却已未老先衰。水库的水
源来水逐年减少，冬春蓄水日趋艰
难；库底淤积十分严重，库容越来
越浅，灌溉功能日渐萎缩，你过去
碧波荡漾的美丽风光已成历史。今
年春上干旱，面对镇上乡亲们双双
焦渴的目光，你力不从心，每天只
能供应生活用水两个小时，更别说
灌溉农作物了。近年来，面对乡亲
们的不断埋怨，你都忍辱负重，无
言以对。现在老天爷日益狂躁暴
戾，滥施淫威。每当看到旱龙作孽
或洪魔肆虐，老水库你都欲哭无

泪，爱莫能助。对此，你在思索，
我也在思考。今年4月底的一天，我
摆脱俗事的羁绊，应约和你相会。
只见一条汩汩细流有气无力地在你
的库底缓缓蠕动，几只飞鸟叽叽喳
喳地在开裂的库底淤泥上刨土觅
食。在我俩的交谈中，你说这是长
期以来乡人破坏水源自然生态的结
果。此时水库的水源来水已不足当
年投入使用时的八分之一。如此下
去，不出几年你将武功全废，退出
江湖。老水库你的忧虑令我共鸣。
想当年，你的一池碧水曾像母亲一
样孕育了故乡的这片土地，使家园
田畴充满了生机。但长期以来乡邻
们忤逆自然，不计后果地毁林造林
所造成的惨痛生态代价，现在却由
无辜的老水库你来承受。想到这
里，无边的愁云顿时笼罩着我的心
头。在我的心里，老水库你过去带
给我的不仅是一片美丽醉人的风
景，更是一个心灵的家园，故乡眼
前这幕生态悲剧该如何去改变？茫
然无奈的愁容同时挂在了我和老水
库的脸上。

一次欣然的心灵相约，却变成
了声声悲怆的长叹。此时我不禁想
起了一位著名作家说过的那句名
言：“我们并不是只活在我们所属的
时代里，每个人身上也扛着历史。”
老水库啊，我期盼着你枯木逢春，
重现生机的那一天。

全家进入微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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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福国

和八腊老水库的心灵之约

民 族 情 缘


